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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19-01-23   by 大師兄(親子天下) 

記得那天大概晚上八、九點，我跟往常一

樣準備去關禮廳的門，大胖也跟往常一樣巡

邏。突然開進一輛接體車，進來的是一對面容

哀戚的夫妻。我跟往常一樣請他們提供往生者

跟申請人的身分證並填寫資料，但是看到證件

時還是愣了一下：「原來是白髮送黑髮呀……」 

其實我對習俗的事情不是很懂，但也知道

白髮人不可以送黑髮人，而且站在那裡的他們

看起來真的很可憐。 

當一切資料填寫完成後，我們一行人將往

生者送往冰庫，進冰庫前我會將屍袋打開別手

環，順便檢視一下遺體狀況。老司機有趁家屬

不注意的時候，提醒我說一句：「小飛俠。」 

 雖然這麼說大家可能無法接受，不過上吊

我們都說「盪鞦韆」，跳樓是「小飛俠」，腐

屍是「綠巨人」，燒炭是「小黑」，大致上就

這樣。 

 我們為這些可怕的死亡代名詞安上不太可

怕的稱呼，不過是想在處理這些沉重的事情

時，可以讓我們不至於跟家屬一起跌進情緒的

漩渦裡，而且我們絕對不會在家屬面前提。也

沒有什麼尊重不尊重，工作就是工作，該做的

事情一件都不會少做。 

 故事說回來，雖然心裡有底了，但是打開

屍袋的那一剎那還是被嚇到：頭骨破裂，滿臉

鮮血，穿著制服。我看資料，死者是大概國中

的年紀，當我要別上手環的時候，發現她手骨

都外露了…… 

 家屬比我想像中的堅強，或許淚在醫院已

流乾，又或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處理，情緒

沒有太大的波動。 

 在他們離開前我問負責這案子的禮儀師：

「這件怎麼回事？」 

霸 凌 奪 去 一 條 年 輕 生 命 

滿簡單的兩個字：「霸凌。」 

 那個小妹妹似乎在學校已經被欺負很久

了，因為體型龐大被嘲笑，而且也跟家裡環境

不好有點關係。做我們這行的很少看走眼，有

些一看就是甘苦場的，很顯然這件就是。 

 他們離開後，我慢慢踱到門口抽菸，想起

當年…… 

海端加油站 
第一百七十六期 



 小時候我住在外婆家，大概七歲的時候才

跟爸媽住，所以兒時的玩伴都沒再聯絡。我小

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媽嘴上說為了讓我去台北

見見世面，所以讓我到親戚家去住，其實我心

裡很清楚，她是不希望我常常看到她跟爸爸吵

架，以及債主上門來討債的場面。 

 於是我就跟當時的朋友都斷了聯繫，去台

北讀書。我親戚對我非常好，甚至比對我表弟

表妹都好，但是我真的很想家，所以讀一年就

回家了。 

 回家之後跟朋友都不熟了，後來上國中，

我又被送到別的親戚家，開始求學生涯中最坎

坷的一年。 

用 錢 去 交 朋 友 的 童 年 

我讀的是私立國中，原本朋友就不多，能

來這間學校的朋友就更少了，換言之，我的人

際關係從零開始。我當時自作聰明，愛用「請

喝飲料」這一招，以為只要常常請人喝飲料就

交得到朋友，於是我把省下來的零用錢用來請

人喝飲料。 

不得不說，這種做法的效果十分顯著，我

的朋友變多了，但是也變隨便了。這些用「飲

料」買來的朋友，有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想

用錢就直接從我皮包拿；有時候直接跟我借

錢，五十一百的，可是從來沒還我。但為了交

朋友，我都忍下來了。 

直到有一天，我跟朋友閒聊提到了雞肉，

我說：「我媽在家裡會養雞，過年我還會幫忙

殺雞。」 

那些朋友一聽，就說：「難怪你有錢，你

媽當雞吧？睡你媽一晚多少？」 

當我恢復意識時，發現人已經在校長室

了，那些朋友說我用手臂勒了那個臭嘴王八

蛋，差點勒死了他，直到老師把我們分開。 

想當然，被罵一頓後就是被排擠的開始！ 

「開不起玩笑！」「噁心的胖子！」他們

在我抽屜丟垃圾，在我桌子上亂畫，詛咒我沒

有朋友，但是不再敢罵我媽半句，因為他們已

經領教過後果了。 

幸好這樣的生活只有一年，一年後我們舉

家搬遷到北部去了，說好聽是要去北部發展，

講難聽就是債主太多要跑路。於是我也開始新

的生活，然後我學會笑，學會耍白痴跟幽默，

也因此，在那之後的日子都很順遂，直到現

在，我跟公司的老宅說起當年被欺負的事情，

都還是笑著說。老宅聽了以後，說他現在才知

道我開朗外向的表皮下藏著自卑跟悲傷…… 

想到這裡菸也抽完了，又來另外一個進

館。處理完進館後，我走到那個跳樓妹妹的遺

體前，誠心跟她說：「妹妹，我知道你沒撐過

這一關，我也不知道你是對是錯，如果你想找

人聊，我可以陪你聊兩句。可能有點來不及，

但是我想跟你說叔叔撐過了，雖然現在不是說

過得很好，但是至少沒有讓父母難過，當初那

些欺負人的，現在也是他過他的我過我的，頂

多有時候我查一下系統，看看他們死了沒有這

樣而已。」 

沒 有 任 何 同 學 來 上 香 

當時我上小夜班，下午四點到深夜十二

點。早上發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上班的時

間從來沒看過任何一位跟妹妹年紀差不多，或

是穿校服的人來給她上香。 

這件辦得很快。之後有人問我自殺

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我想到她，

就會回答說：「別鬧了！問題還在

那邊沒有解決，難過的只有關心

你的人呀！」 


